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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从事儿童文学研究。

编者语：本期栏目所选五篇论文，分别以文学史撰写、散文创作、绘本创新、童话类型等研究为主要内容。

其中对《贵州儿童文学史》的书评，作者在评价的同时，还阐述了本人关于儿童文学史撰写的观点。儿童散

文创作研究一文，以较为独特的视角和新颖的观点论及儿童散文创作主体的记忆特征。而关于绘本研究的

文章，作者通过对传统绘画技法在绘本中的运用分析，力图为中国民间文学绘本化探寻新思路。对于童话类

型研究的文章，虽是旧话重提，但作者就并不陌生的话题进行了比较深入的分析，有利于帮助读者、儿童文学

教育工作者拓展研读作品的思路，丰富儿童文学的研究。

《贵州儿童文学史》的编写及其巨大传承价值

彭斯远

（重庆师范大学 文学院，重庆 ４０００３０）

摘要：《贵州儿童文学史》是作者马筑生在刻苦踏实收集材料，认真分析研究多年以后的学术产物。它的成

书向人们证实：文学史对于后人的创作，具有重大的历史借鉴和传承价值。不管是中国“灰姑娘型”童话的

创作传播，还是谢六逸的童话与孙铭勋的儿童诗歌创作，都一再证明前人的成功创作，对于后人创作具有极

大的借鉴启迪价值。所以文学史的编写和出版，对于文学创作的繁荣发展功不可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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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马筑生４００余页的《贵州儿童文学史》［１］，是一
部回溯贵州儿童文学历史足迹的理论书。理论书太

厚了，往往会让读者摇脑袋。即便如此，但我仍然觉

得，对于内容精彩厚重而需要多一些篇幅来予以表

达的书籍，它的存在价值同样是很值得肯定的。

《贵州儿童文学史》，就属于这种类型的史书。产生

上述认识，源于我对于编写儿童文学史的一点粗浅

体会和教训。

在２１世纪初，我和当时还在重庆西南师大文学
院执教的王泉根商量，编写一本类似西南儿童文学



史那样的著述，以便推动和促进在全国还较后进的

西南儿童文学创作。我们希望通过儿童文学史的编

写来促进为孩子们而创作的文学门类得以进一步发

展和繁荣。我当时不仅通过自己所在的重庆师大中

国西部儿童文学研究所向有关部门拟写了关于编写

西南儿童文学史的开题报告，还致信筑生兄，希望他

能够参与到写作团队中来。

因为资料收集匮乏，编写力量不足，加之对于西

南数省儿童文学史编写工作量的巨大估计不足，原

来跃跃欲试的编史初衷便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慢慢冷

却下来，今天想起来非常惭愧。后来我与本校的一

些儿童文学和现当代文学研究生合作，写作并出版

了《重庆儿童文学史》［２］，也算对于儿童文学史写作

兴趣的一种延续，文学研究中积累起来的文学史写

作情结，终于在这儿得到了一点儿体现。

让我丝毫也未估计到的是，庞大的“西南儿童

文学史”写作计划虽然搁浅了，但筑生却在原有分

工基础上，以其顽强的毅力成就了他的《贵州儿童

文学史》。舍弃不切实际的一端，细致操作可行的

另一端，筑生的选择，既科学又务实。［１］

《贵州儿童文学史》的确因花工夫深入发掘而

得到了许多不为人知的可贵史料。该书的最大特色

是准确的视觉定位———始终不忘贵州是一个多民族

的省份。因此研究贵州的儿童文学，就必然从我国

多元族群共生的儿童文化来反映自己的独特地域文

化特征。由此观念出发，写作贵州的儿童文学史，不

能简单地抄袭或复制其他汉民族聚居区域的儿童文

学特点，否则，贵州的儿童文学史就丧失自己的特

色了。

由上述构想出发，筑生发掘出许多特色鲜明而

说服力极强的新鲜史料。譬如，在黔东南侗族中，至

今还流传着母亲为孩提催眠的童谣《哄儿歌》［１］５。

该童谣虽然只有“啊哈哈／怜爱啊”短短两句，歌者
却用轻盈平和而充满乐感的语调反复吟唱，倾诉了

母爱的温柔。这实际就是一首反映原始母系氏族社

会时期妇女抚育孩子的古老歌谣，当然，这也是昔日

周作人所说的中华民族“母歌”里的侗族摇篮曲。

作者通过该童谣的收集和艺术分析，充分肯定了它

的思想艺术价值，这和其他地方的儿童文学史对摇

篮曲的艺术认定自然是有本质区别的。

又如，《贵州儿童文学史》认定，１９０６年贵州一

个叫周逸群的１０岁小学生编写的《童谣》［１］，把一
个外号铁算盘的财主盘剥帮工的狠毒和爱钱如命的

个性刻画得入木三分：

　　　　　郭铁珊，
　铁算盘，
　仓廪白米运江南，
　绫罗绸缎赚大钱。
　帮工吃不饱，
　还要挨皮鞭。
　一个小钱掉下河，
　舍着性命摸半天，
　钱同命相连。

而王泉根在他的《现代儿童文学的先驱》［３］一

书中认为，刘半农１９１８年刊于《新青年》的那首反
映贫富悬殊的童诗《相隔一层纸》，以及描绘儿童情

趣的《题女儿小蕙周岁日造相》是中国最早的白话

童诗。《贵州儿童文学史》通过事实的对比认定，贵

州小作者周逸群于１９０６年创作的《童谣》比刘半农
１９１８年刊于《新青年》的那两首白话儿童诗整整早
１２年。所以，周逸群虽然是个小学生，但他因那首
艺术质量颇高的《童谣》成为我国现代白话儿童诗

最早的创作者。通过史料的发掘和对比，《贵州儿

童文学史》将我国白话儿童诗创作的最早时间又向

前推进了一大步。

《贵州儿童文学史》的出版，令我还想到，作为

儿童文学理论研究的一个重要方面，文学史著的倡

导实在很值得重视。过去，我们在发展创作的同时

也很注重理论研究，但在理论研究中，却更多关注当

前文学作品的评论，而忽略史著的编写和出版。即

使在儿童文学理论队伍中，也有人认为，写史是大学

文学院教授们的事。截至目前，我国许多省还没有

儿童文学史，至于我国儿童文学的通史、断代史，或

体裁史、地域史，更是少得可怜。

记得儿童文学大师陈伯吹生前曾多次说过，上

海是我国儿童文学的重要发源地。由此，他呼吁编

写一本上海儿童文学史。但是，编写上海儿童文学

史的头绪太多，任务太繁重，陈伯吹生前的遗愿一直

未能实现。因此，我想借《贵州儿童文学史》出版的

东风，把陈伯吹先生为儿童文学写史的呼唤再度提

及。如果能出一本期待已久的上海儿童文学史，甚

至是中国儿童文学史，这对于填补历史的空白和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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荣，当是我国儿童文学再好不过的了。

说到儿童文学史著的编写和出版，还令我想起

英国大诗人雪莱说过的一句名言：“历史，是刻在时

间记忆上的一首回旋诗。”不言而喻，雪莱因非常推

崇诗歌创作而特别酷爱诗歌，所以他用须臾不可离

开的诗歌来倾诉自己对于历史的喟叹。而对于我们

的儿童文学来说，为什么不可以在这历史的追忆中

去努力咀嚼那首美不胜收的“回旋诗”呢？事实上，

如果我们回到《贵州儿童文学史》的阅读和打量上

来，我们就可以从中找到许多儿童文学创作被历史

“回旋”而产生杰出儿童文学作品的大量典型例证！

这里先举一个特别典型的历史事实来加以说

明。那就是，一个具有特别影响的中国“灰姑娘型”

童话，居然从地球的东方而传到欧洲并在全世界广

泛流行开来。

对此历史“回旋”的事实，《贵州儿童文学史》一

书在第１７７至１８５页的大量篇幅中，曾这样告诉我
们：作者通过我国杰出童话研究家周作人在１９１４年
所写《古童话释义》一文的回顾后指出，我国晚唐文

人段成式所著《酉阳杂俎》记载的那个“灰姑娘型”

童话即少女叶限的故事，与法国夏尔·贝洛尔童话

《灰姑娘》，在故事情节、表现手法和主题思想方面，

表现出了非常难得的大同小异特征。于是人们对此

不禁发出疑问：为什么不同时代，不同国别，不同民

族，不同作家写的作品竟会显示出如此惊人的一致

性？此一现象究竟是怎样产生的呢？

《贵州儿童文学史》一书通过反复研究，对于上

述质疑得出了一个结论：“段成式记载的‘灰姑娘

型’童话故事，通过来大唐做生意的阿拉伯人传播

到了阿拉伯地区，然后扩散到了欧洲。”以后法国作

家夏尔·贝洛尔又根据从阿拉伯地区传来的这个中

国故事而创作了自己的“灰姑娘”童话。不仅如此，

《贵州儿童文学史》通过比对，还进一步指出，《酉阳

杂俎》所记载的这个“灰姑娘型”童话，又来源于

贵州！［１］１７７

在《贵州儿童文学史》第 １７７页末行，作者还
说，“笔者通过研究，认为此类童话故事最早的源

头，在当今贵州东南的侗族聚居地区，是这个地区古

代‘洞人’的伟大创造。”结论虽然如此简单，但作者

为了论证自己结论的正确性，却花了大量笔墨来详

加阐释和说明。

《贵州儿童文学史》向我们有力证实，关于中国

“灰姑娘型”童话从贵州侗族地区产生开始，以后经

由唐代文人段成式所著《酉阳杂俎》的记载得以传

播，以后又通过来中国经商的外国生意人将其带到

到阿拉伯地区，而后再传播到欧洲以致扩展到全世

界。这一事实说明，一个中国童话经过不断传播扩

散的历史演绎，“刻在时间记忆上的这首回旋诗”，

不断变换扩展，从而创造了新的历史，创造了崭新的

中国和世界的童话，从而推动了世界儿童文学的大

踏步前进！

通过《贵州儿童文学史》的编写与出版，这个中

国“灰姑娘型”童话从地球东方传到欧洲并在全世

界流行开来，并最终于得到演绎和扩散的历史事实

得以记载。《贵州儿童文学史》的编写与出版，让我

们的祖先创造历史的功绩得到弘扬，让我们当今的

儿童文学得以飞跃。这一历史事实说明，儿童文学

史对于后人具有强大的历史借鉴功能，它为后代作

家的创作实践提供了丰富的历史经验。而后人一旦

取得这样的借鉴，并转化为自己行动的指南，就将大

大提升自己的儿童文学创作水平。

例证之二，《贵州儿童文学史》记载的谢六逸，

是２０世纪我国儿童文学创作与研究上与茅盾、郑振
铎、叶圣陶、夏硏尊等大家齐名的贵州儿童文学作

家，其创作出版的童话集《鹦鹉》《红叶》和《彗星》

等作品，证明他就是“译介外国神话、传说故事等幻

想文学作品的集大成者”［１］２０５。《贵州儿童文学史》

通过对比研究得出的此一结论，说明这位作家正是

通过“刻在时间记忆上的回旋诗”来回放日本和许

多西方国家的历史神话传说，从而得以创作出自己

的不朽杰作的。马筑生在《贵州儿童文学史》第２０５
页中还高度评价过谢六逸的童话创作成就。为此，

他写道：

谢六逸是贵州现代作家中创作童话的第一

人，也是中国现代文坛童话园地最早的拓荒者

之一。他的童话创作是他从事儿童文学创作的

最早尝试，同时，其童话也明显地记录了中国当

时艺术童话创作的大致风貌。

另外，谢六逸于１９２４年发表的著名童话《夏茂
冬枯》［１］３５７叙述了六个仙女生活在一个风景异常美

丽的深山里，她们一边在清泉里沐浴，一边听着鸟儿

欢快地歌唱，日子过得非常惬意。但是，为仙女带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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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乐的花神却不幸被地神抢到地下去了，花神在地

下住了六个月。当她住在地下时，因无法照料人间

花草，以致花草枯萎，鸟儿也停止了歌唱。只有当花

神回到地上居住的另外六个月，花草得到她的精心

管理，才重新发芽生长，鸟儿也再度欢叫起来。这个

故事，显然是借鉴希腊神话和《圣经》故事中那些关

于一年春夏秋冬四季形成原因的艺术解读里创造而

来的。

没有希腊神话和《圣经》故事对于谢六逸的创

作启迪，他的《夏茂冬枯》显然是写不出来的。而

且，因为《圣经》是古希伯来人创造的宗教经典，其

中包含的寓言故事极富文学价值，所以它与几乎同

时产生于世的希腊神话，被有的学者并称为“二希

文学”。“二希文学”中的许多故事，不但反映了早

期人类文学的基本艺术形态，许多故事更天然地具

有某些蒙昧的儿童文学本质特征。从“二希文学”

中一年春夏秋冬四季形成原因的幻想性解释中受到

启发，谢六逸从而创作出了自己的童话《夏茂冬

枯》。这个事实说明，只有借助不同时代世界各国

作家的相互启迪与传承，才能有力促进儿童文学的

创作与繁荣。这难道不是作家通过“刻在时间记忆

上的回旋诗”来进行文学创作的又一有力证据？

例证之三，《贵州儿童文学史》记载的孙铭勋，

同样也是２０世纪在我国儿童文学创作与理论研究
上有较大影响的作家。其在儿童文学特别是童话与

诗歌创作上，更显示出对于我国传统儿歌艺术风格

的大力继承与创造性地运用［１］３７３。孙铭勋是我国平

民教育家陶行知的忠实继承者与执行者，１９２３年
夏，孙铭勋开始在贵阳师范学校就读，为追随陶行知

而于１９２９年考入南京晓庄师范学校，从此成为陶行
知门下的忠实弟子。后来又为追随陶行知而来到陶

所在的重庆育才学校执教。再后来调入西南师院，

在其中文、教育二系从事儿童文学教学。

在这里，孙铭勋同前辈作家谢六逸一样，不仅从

事儿童文学教学与理论研究，还从事儿童文学创作。

他深知，贵州是大量产生儿歌童谣的一块宝地。受

此影响，当他来到四川重庆生活后，孙铭勋便非常注

意收集整理当地的儿歌童谣。经孙铭勋整理修改的

童谣篇幅短小，语言通俗、幽默诙谐，构思巧妙。当

他以拓林名义将自己收集整理的《四川儿歌》寄到

上海不久，少年儿童出版社因其质量上乘而很快配

以著名美术家林曦明的精美剪纸插图于１９５７年出
版。一时间，该书成了国内儿童图书市场的抢手货。

关于拓林儿歌的艺术风格，这里首先得指出，其

书名虽为《四川儿歌》，但却明显具有贵州高原童谣

拥有的那种山野蛮荒和粗野的艺术气息，这是因为

拓林即孙铭勋是贵州人的缘故。所以他把贵州漫山

遍野产生的童谣所具有的粗犷与蛮荒气息，传承给

了四川儿歌。而这与我国江南水乡儿歌的温柔抒

情，显然是完全不同的。其次，拓林儿歌又深受四川

民众诙谐机智个性的影响。我们知道，巴山蜀水曾

广泛流传着两个俗语：一是“涮坛子”，一是“扯把

子”。“涮坛子”就是因家庭主妇爱清洁而常涮洗瓦

罐的意思，洗净瓦罐后，人自会感到舒适愉快，所以

俗语用“涮坛子”来表示人们借开玩笑显示对于愉

快心情的向往。而“扯把子”一语，则是四川农民借

好事者爱把整整齐齐捆在一起的草把子胡乱扯开，

用以形容人们夸张说谎所产生的引人发笑的结果。

所以“扯把子”也有用夸张语言说谎而引人发笑的

意思。总之，四川人不仅爱“涮坛子”开玩笑，也有

爱以“扯把子”方式引人发笑的习惯。惟其是这样，

四川人说话就很诙谐风趣。拓林《四川儿歌》因受

川人这种个性的影响，故也将儿歌写得诙谐机趣，幼

童一读，就爱不释手。《四川儿歌》一书所收作品，

大部分都具有此一艺术特色。

另外，此时的孙铭勋还在上海《小朋友》１９５７年
第２１期杂志发表了童话连环画《老鼠的一家》。该
作品是贵州高原遍布野生动物因而儿童文学也往往

多以动物为描写对象的创作特色的直接反映。对

此，马筑生在《贵州儿童文学史》第１８１页中写道：
在贵州居住的几乎所有民族都有丰富的饶

有风趣的动物故事流传。……贵州动物童话故

事不同于一般民间童话故事。它虽以动物或主

要以动物为故事主人公，但一般却不原原本本

地讲述动物本来的生活，而是赋予动物以人的

社会意识、思想和语言等特点，并通过动物之间

现实的或幻想的关系，把动物人格化，曲折地反

映出人与人的社会关系和思想感情。

孙铭勋创作设计而由詹同绘制的童话连环画

《老鼠的一家》，正是这样地通过对老鼠的拟人化，

叙写一个小女孩晚上睡觉后，几只出生不久的老鼠

钻进她的鞋里。次日小女孩发现老鼠，她没有按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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妈说的把老鼠拿去给猫儿当点心，而是悄悄用笼子

养起来，于是，小女孩便与老鼠成了好朋友……

由于《老鼠的一家》发表时，正值我国处于“除

七害”运动期间，且老鼠传播瘟疫，所以《老鼠的一

家》便被当做对抗国家政治运动的坏作品加以批

判。不久，孙铭勋还被划成“右派”而被剥夺了创作

权利，至此他便在文坛销声匿迹。

可是，《小朋友》杂志编辑鲁兵不怕引火烧身，

遂化名严冰儿撰写了《这是给儿童看的画》在上海

《新闻日报》上发表。鲁兵在该文内，引用鲁迅《朝

花夕拾》里的《狗·猫·鼠》一文对于鼠的可爱予以

充分肯定，并以此反驳人们对于《老鼠的一家》的严

厉批判。对此，我在《＜小朋友 ＞９０年》［４］一书里，
还说过下面两段话：

（鲁兵）文章借鲁迅散文的赏析，说明鲁迅

可以歌颂隐鼠，《老鼠的一家》为什么不可以歌

颂那老鼠的一家呢？

值得庆幸的是，事隔二十年后在庐山举行

的全国少儿读物出版工作会议以及之后的《中

国儿童文学理论批评史》［５］中，终于出现了对

错误批判《老鼠的一家》的反思。透过出版界

的拨乱反正，从而恢复了被尘封已久的拓林童

话的艺术光泽，同时也为《小朋友》杂志登载

《老鼠的一家》和鲁兵撰文为拓林童话辩护而

遭媒体无端攻击恢复了名誉。

上述事实说明，充分传承了贵州儿童文学善于

描写和表现动物题材的孙铭勋童话《老鼠的一家》，

在我国极“左”思潮猖獗为害的年代，该优秀作品及

其作家不但没有受到应有的肯定和表彰，反而遭到

严酷的迫害。可是，历史终究是不会让邪恶势力得

逞的，翻过了那黑暗的一页，光明仍将回到人间。如

今，孙铭勋创作的无论是儿童诗歌，还是寓言童话，

都因有着对于贵州儿童文学那山野蛮荒和粗野艺术

气息的有力传承而闪耀着不灭的光辉。孙铭勋当年

在重庆西南师院从事儿童文学的教学研究，不但萌

发出了新芽，甚至还结出了极为丰硕的果实。

孙铭勋当年虽然遭到残酷迫害，但其弟子如罗

淑芳（西南师院中文系儿童文学教授）、陈道林（华

中师院中文系儿童文学教授）、女儿孙丹年，以及他

的同年级学友王泉根等人，由于对儿童文学的执著

追求与传承，他们在我国儿童文学研究方面都取得

了杰出的成就。孙丹年在贵州出版的传记《陶门弟

子教育家孙铭勋》，可视为一本权威的儿童文学研

究著述。王泉根在北京师大从事的系统儿童教学研

究与大量理论批评，早已名扬全国，这里就无须赘

言了。

总之，孙铭勋在儿童文学创作和教学与理论研

究方面所产生的巨大影响，再一次说明儿童文学作

家都是通过那“刻在时间记忆上的回旋诗”来进行

再度传承和发扬光大的。儿童文学史的编写，对于

后世作家的创作，具有无比巨大的传承和影响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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